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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君把酒数星宇
胡晓军

! ! ! !上大学时，课间也在
读书。我性爱静，读书可
免闲聊。全班四十个人，
我的年龄最小，所以没有
在女生中找妻子的打算。
对女生如此，对男生更可
知。

张兄是自己凑过来
的。起先在我身边站
站，对我笑笑，然后
问我读什么书、爱读
什么书，再后说自己
爱读什么书、读了什
么书。张兄好历史，高中
时就读上了史记和资治通
鉴。张兄好佛学，能成段
地背诵《般若波罗蜜多心
经》。张兄更好戏曲，不
但爱听而且能唱。记得第
一年寒假前夕，班里搞才
艺表演，张兄如张飞也似
杀上讲台，忽在临唱时变
成了西施，最后竟背对大
伙，面对黑板草草来了几
句：“浣纱女，心好善，
一饭之恩前世缘……”我
的座位在第一排最偏处，
清晰看到他的半边嘴脸，
以及呵到黑板上的白气反
扑其面的光景。
我发现，张兄是一个

具有双重性格的人。
此后交往证明此见不

虚。张兄愿意与我下棋、
同我散步、和我一起学习
诗词。初以为他与我同好
甚多，很快发现其实不
然。他棋艺糟糕而且没有
长进，他生性慵懒讨厌辛

苦奔波，他虽然喜爱诗词
却难得一作，据他声称是
因四声难辨、望而却笔，
但我想还是他怕劳神费
心，这才浅尝辄止。
四年同窗结束，大家

分头谋生。半年过后，张
兄不请自来，相谈甚欢，不

免留饭。张兄是宁波人，喜
食鱼虾，面对菜单沉吟良
久，点了一条清蒸鳜鱼。餐
罢算账，整整八十五元，几
乎花了我半个月的工资。
张兄十分惶恐，连说破费、
破费。十几年后他才对我
说，当时是把五元一两错
看成了五元一条。
可能，这就是张兄此

后多次慷慨请客的原因。
比如而立那年，张兄

邀我上了上海当时
最高的金茂大厦，
下午坐酒吧，晚上
吃大餐。那顿大餐
所费几何，我不知
道；只记得我点的那杯金
酒标价九十八元，还不包
括百分之十五的服务费。
我注意到张兄接过账单的
手指，微微在抖。这次轮
到我惶恐了，不但连说破
费、破费，后来还绞尽脑
汁，填词一阙以谢———

望高楼! 玉峰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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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少年心事欲
上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我只希望用填词的难度，
来提升谢意的高度。
比如本命那年，张兄

邀我去南京路上刚开张的
金钱豹国际美食百汇。脚
下踏着崭新的地毯，眼中
望着豪华的墙饰，嘴里嚼
着各国的美食，我一边伤

感着自己的贫寒，一边担
心着张兄的钱袋。买单之
时，只见张兄从旧衬衣里
抽出一张崭新的信用卡。
窗外一轮明月，照在他神
色自若的脸上，像是这顿
豪餐根本没有花钱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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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也萧疏 " 灯也阑珊。
（调寄《高阳台》）

我对“酒肉朋友”的
意味，有了更多的认知。
酒肉未必不挚友，但仅酒
肉还不够。闲暇时间，我

除了读书、读书，便
与张兄闲聊、闲聊。
我逐渐喜谈史、好
论佛，并从流行歌
曲的粉丝变成了戏

曲的拥趸。如今，我也会
哼那段《文昭关》了：“浣纱
女，心好善，一饭之恩前
世缘……”哼得比张兄还
要好，而且不用面壁。
再如不惑那年，上海

出奇地热，虽然立秋已过
多日，残暑依然灼人皮
肉。张兄邀我去梅龙镇酒
家。那时我已从差人一
个，升为小吏一员，接待
外宾来过一次，得知此店
乃大影星吴湄女士于一九

三〇年所开。我点了一条
从未吃过的富贵鱼。餐盘
上桌，才知原来就是鳜
鱼，但其价格与十几年前
的那条相比，已不可同日
而语。餐毕付款，当张兄
再次抽出信用卡，我猛地
发现，他穿的正是四年前
的那件旧衬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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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喟叹好春易逝，
就说“春色三分”；我感
慨青春已过，则用“尘飞
四缕”。四缕飞尘，能与
张兄半程共度；此时此
刻，能与张兄把酒星宇，
均为幸事。我再度认定，
张兄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
的人———对自己，他节俭
到了吝啬的程度；对朋
友，他慷慨到了挥霍的地
步。对金钱，他精明到了
锱铢必较的程度；对友
谊，他友善到了全无所谓
的地步。对人世，他练达
到了洞烛一切的程度；对
人情，他宽厚到了包容所
有的地步。
而我，也成了一个具

有双重性格的人。而且我
能保证，这双重性格的每
一重，都是真诚的。

十日谈
我的书房

津贴风波联想
季 音

! ! ! !近日整理旧时资料，读到一则战争年代一次津贴
风波的记载，颇耐人寻味。

!"#$年，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南昌组成，按照
规定，团里每月要给团员发一些生活津贴费。领导决
定，凡从延安或八路军来的团员，每人每月津贴费一
律一元；凡从上海等大城市里来的团员，每人一律十

元。这个规定一下
达，立即引起了一
场风波，从大城市
里来的团员一致提
出抗议：“我们也

受过不同锻炼，为什么要发给我们十元？”他们坚决
要求每月只领一元钱津贴费。经过多次争论，这场小
风波最后以一律发给一元，才得以平息。
这场意外的风波，今日在有些人看来，或许会感

到不可思议，但它却是确实发生过的事实。在那个极
其艰苦的战争年代，在革命军队里，许多年轻人乐于
过艰苦的生活。他们在对待钱的问题上，绝不以多索
取为荣，在他们心目中，革命理想与革命情操重于泰
山，它比钱重要千百倍。
当然，那已是逝去的历史。眼下时代不同了，我

们不能要求人们再按照过去那样的方式来分配。如今
我们实行的是工薪制，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有杰出
贡献者，要给予重奖。国家还允许一部分对社会有贡
献者先富起来。通过合理收入而富起来，是正当的，
也是光荣的。这是时代的需要，是历史的进步。

不过，如何正确对待钱这个古老课
题，今日依然存在，甚至比过去更重要也
更复杂了。古往今来，有多少名人学者
谆谆教导，为人要正确对待钱财，一定要
“取之有道”，不可贪婪。钱这个东西既

是天使，也是魔鬼。说它是天使，因为它确实是一天不
可少，有了它，就可以改善生活，造福人民，兴办各种有
益国计民生的大事。一位古人说过：“治国之道，必先
富民”。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了，这是大好事。说它
是魔鬼，因为钱确实很能诱惑人。有些人“财迷心
窍”，见钱眼红，为了钱什么丧心病狂的坏事都干得
出来。近年来，一批又一批大小贪官受到法律的严
惩，他们还不是由于违法捞钱而葬送了自己？
说白了，钱毕竟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

去。钱“取之有道”，适度地享受生活，帮助他人，
做些健康有益的事，都是可取的。“人为财死，鸟为
食亡”，这就是悲剧了。
“津贴风波”那个时代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但那

个伟大年代留下的精神遗产，弥足珍贵，不可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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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是一个语文教师，对书房的渴
求犹如大旱望云霓，我颇欣赏东坡先
生的对竹子的裸爱，发出“宁可食无
肉，不可居无竹”的呐喊，我步其神
韵而发出“宁可无沙发，不可无书
房”的低吟，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
代，婚房十二平方，还算是煌煌新
居，要在逼仄的斗室里辟出一间书
房，简直就像白日做梦，不可能。直
到本世纪初，为了有一间书房，我咬
紧牙关，用在长宁区只能购得两室两
厅的钱款，购买普陀区宁夏路
三室两厅的居室。为了实现自
己的中式书房梦，还陆陆续续
收藏了一些中式的老红木书房
家具，寄放在他处。
原本认为多出的一室（%&

平方米）非书房莫属，谁知节
外生枝，在澳洲留学的女儿持
不同意见，主张那间一定要装
修成休闲、娱乐室，在父女各
执一词时，妻子的砝码是关键，
我力图说服她，谁知她竟是
“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我了
解她的心思，她担心我因读书而吃苦
头，现日子好了，再弄间书房钻在里
面，来个两耳不闻家中事，一心只读
那无用的书，年纪都一大把，再弄些
“虱子”在身上，何苦呢？我心想还
是委曲求全吧，只要能有书房，妻子
的任何要求都可应诺，原本我要求妻
子做到：“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
房”，现在风水轮流转，我来亲历亲
为吧，而且，承诺不留小金库。在我
的死缠滥打下，妻子终于站在我一
边。'比 !，远在澳洲悉尼的女儿鞭
长莫及，也就松口了，不过，还提出
附加条件，装潢、陈设要时尚……
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独

生女儿的时尚要求，与我师法传统的
理念，似乎水火不容，时尚是潮流，
你也不能一味的横加指责，而我追求
传统，曲高和寡。如果依了女儿的要
求，那我多年省吃俭用，含辛茹苦收
藏的书房家具，则无处安生，让我纠

结一辈子。不过妻子在我收藏的过程
中，也渐渐地喜欢上这些传统书房家
具。她答应助我一臂之力说服女儿。女
儿返沪度假，我热情地提出我的设想，
谁知遭到她阴阳怪气的回声：“老爸，
你那么喜欢古典家具，那离开大上海，
快到山中买间草堂，打造你的古书房，
去过那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的隐士生活吧，房钱我埋单。”女
儿在气头上，我怕弄僵，也不加置辩，
就离开了。只剩下她们母女俩，妻子默

不出声地搬出我收藏的画册，让
她过目：靳羽西的中西合璧的陈
设，张铁林翰墨幽香的书房，陈
道明的座椅、字画、摆件、老式
窗棂、隔断，书卷气浓浓的厅
堂。还有已故的香港著名导演李
翰祥的书房中式格局的写真，让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 ()后
女儿看得目瞪口呆。传统的家具
陈设的书房，那古朴、典雅、耐
看的精气神，是时尚陈设的书房
所不可比拟的。这些无言的画
册，就像学识渊博的国学大师，

给吃了几年洋面包的女儿上了一堂传统
文化课。她事后深情地对我说：“老爸
‘洋面包’敌不过‘小笼包’，书房由你
来打造我放心。”
经过家庭风波得来“营造”许可证

的我，当然是全身心地扑上去，书房梦
想快要成真，但有缺憾，斋名未题，不
符合传统书房的建构模式。后在好友席
先生的鼎力帮助下，喜得海上著名书法
家张森先生题写墨宝：丰乐斋。其古
朴、遒劲的隶书斋名夺人眼球。至于书
房的打造如何，还是可圈可点的。晚报
《现代家居》版“我拍我最喜爱的一角”
刊登了我们拍摄的书房最精彩的一角。
现已在澳大利亚的女儿及外孙女也

喜爱上中国传统文化，期盼有朝一日，把
我打造的“丰乐斋”书房整体搬迁澳洲悉

尼，圆我家第三代中
国传统书房梦。
梦回千里，他心

系书房。

汉诗在日本
于 强

! ! ! !日本许多地方有汉诗协会，开
设汉诗讲堂、教室，日本最大的广
播公司 *+,电视节目也有汉诗讲
座栏目，书店里的汉诗书籍也随处
可见。
据悉，日本在飞鸟时代（公元

七世纪）就开始接受以汉诗为中心
的中国文化传播，吸取了中国传播
过去的诗词、诗韵、作诗方法三位
一体，形成了日本的汉诗。诗词艺
术成了古代日本人文化修养的中心
内容。富裕了的现代日本人，不少
人把学汉诗、吟汉诗，作为情操的
陶冶和高尚的乐趣。
过去因为工作关系，我曾与许

多日本汉诗界的人士进行过交流和
接触，我发现许多日本人喜欢阅读
和欣赏汉诗，尤其是唐诗宋词，崇
拜和敬仰李白、杜甫等中国的大诗
人。我曾陪同日本全国汉文教育协
会会长、汉诗泰斗石川忠久先生游
览采石矶，那是传说李白跳江捉月
的地方。石川先生触景生情，涌起
诗情诗兴，立即写了一首汉诗赠送
于我：“采石矶头临大江，白帆点
点挂春风。青山碧水当时景，仿佛
先生在眼中。”石川先生出版过
《汉诗的解释鉴赏事典》《汉诗世

界》 等许多汉诗著作。他还曾在
*+, 讲授他的著作 《李白》、《杜
甫》。
日本北海道汉诗人协会是日本

许许多多汉诗协会中的一个诗社，
我曾经两次拜访过。该会有会员近
千人，分布在北海道各地，定期讲
授汉诗，会员撰写的汉诗刊登在诗
刊《北海诗林》上，汉诗中文与日

文对照。第一任会长泉清先生一去
世后，后任的几届会长一如继往开
展着活动。二十五年来我收到《北
海诗林》诗刊从未间断。他们还吸
收年轻人入会，后继有人。
名古屋心声社社长服部靖先生

是大学老师，不仅给大学生、诗社
社员讲授汉诗，而且还给企业讲授
汉诗。有一年我在名古屋见到他，
他告诉我，星期天去某企业讲汉
诗，前来听课的有百余人。汉诗增
添企业文化内涵，提高了人的素
养，深受企业家的青睐。有一次，
我陪同日本株式会社大同社长安江

惠先生乘坐列车去南京，我发现他
阅读的书是日文版李白诗选，不由
感到好奇、佩服。有的企业家有功
底，汉诗写得也很好。我的朋友、
企业家田口茂利平先生寄给我一首
为日本朋友儿子结婚写的贺诗：
“青龙凌云望芙蓉，才媛得翼舞相
洋。人生至爱日中间，君知父恩尽
孝养。”新郎的名字有“龙”，中国
新娘的名字中有“媛”，他巧妙写
进去，我阅后惊叹不已。

许多日本汉诗爱好者还参加
“汉诗之旅”，来中国领略古诗词的
意境，有的还生情撰写汉诗。我曾
接待过许多这样的团队和诗社。我
的朋友西村日出丸先生当过医生，
酷爱汉诗，他曾经百余次来中国，寻
觅古代诗人的足迹，走遍了中国的
大江南北，写了一百多首汉诗，最
近打算自费在中国出一本《中国旅
游诗集》，表达对中国喜爱的情怀，
同时也是对汉诗的执著追求。其中
有一首是在上海松江参加中日吟诗
的感怀：《方塔吟鸣》
“邻邦骚客聚华亭，
唱和高吟方塔鸣。醉
白池头秋草茂，蛩声
唧唧引余情。”

幽谷清韵 （中国画） 陈世中

鲍超的求救信
唐宝民

! ! ! !鲍超是曾国藩手下
的一个将领，从一个水
夫做起，一直做到湘军
的一个将领，是一件很
不容易的事。更不容易
的是，鲍超这个人没有文化，除了自己
的名字之外，其余的字一概不认识。那
么，既处于草根阶层、又不识字的一个
水夫，是怎样一步步走到将领的位置上
的呢？史书中记载的一件事，应该能够
说明问题：有一回，鲍超带的兵，被太
平军围困在了九江地区，情况万分紧
急，当务之急，是立即派人给身在祁门
的曾国藩送信，让曾国藩派兵来相救。

于是，鲍超便让手下的幕
僚立即给曾国藩写一封求
救书，那个幕僚写了半天
才写完，而且写了一大
篇，鲍超只听他读了一

段，就打断他说：“都
什么时候了，还写这样
文绉绉的信！哪用得着
这么多废话！”于是，
他让亲兵拿来一块白麻

布，他自己拿起笔，在白麻布上写了一
个大大的“鲍”字，又画了一个圈，把
“鲍”字圈住了，然后让手下人立即将
这块布送到了曾国藩大营，曾国藩一
看，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说：“鲍超
被包围了！赶紧发兵去解救！”于是立
即派出人马前往救援，从而解除了鲍超
的危险。
鲍超这个人虽然没有文化，但却很

有智慧。而且，在表达方式上，他懂得
简洁的道理，知道用最简洁的方式表达
自己的意愿，从而为自己赢得了时间。
由此看来，他能从草根阶层奋斗成带兵
打仗的将官，不是没有道理的。


